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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旗 清华大学 同志平权 性别平权 LGBTQIA

7月18日，清华大学因放置彩虹旗对学生给予处分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5月14日，两名学生在校内超

被处分的彩虹：失落的，接力的

“彩虹像是暗号……我们不需要更多交流就能确认对方是安全的，有互通语言的人。”

大陆 深度

https://theinitium.com/tags/_3264/
https://theinitium.com/tags/_3263/
https://theinitium.com/tags/_3111/
https://theinitium.com/tags/_1679/
https://theinitium.com/tags/lgbtq/
https://theinitium.com/roundtable/20220721-roundtable-zh-rainbow-flag-and-tsing-hua-university/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mainland/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feature/


市留言墙桌子上放置了10面彩虹旗，当日即遭约谈，甚至被校方威胁「可能影响毕业」。6月底，二人收

到拟处分告知书，称其未经批准擅自发放宣传品。7月，两位同学将书面申辩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中，引发关

注。

2006年，中国大陆第一个高校彩虹小组在中山大学成立。2013年至2018年，性别学生社团经历了在全国

遍地开花的发展，同时自2014起，又遭遇着社会整体包容度的下降和校方手段愈发严苛的管控。2019年

发布的《中国高校LGBT社团调研》中，参与调研的50个社团，有28个面对着较不友善或极不友善的校方

态度。

2021年7月，线下空间逐步压缩至线上的高校性别小组，又经历了集体失声，20多个社团账号一夜间消

失。一年后，象征骄傲和包容的「彩虹」再次因被处分而引发关注。

在逼仄的生存环境和一次次集体创伤下，端传媒再次访问不同时间段的高校彩虹小组成员，他们有人深陷

无力感，有人想选择逃避，有人将「彩虹」佩戴在身上成为日常，在彩虹意象的象征，过去活动里那些或

振奋、或浪漫、或与学校百般周璇的故事，以及行动的传承和接力中，我们试图还原一些关于「无力」与

「动力」的碎片。

清华大学学生于校内超市放置彩虹旗被处分。图：网上图片



Bobbi：“当时的兴奋和活跃，在不少人心中留下了种子” 


Bobbi 是中山大学2011级的本科生， 如今在美攻读社会科学方向博士。2014年5月17日（注：国际不再恐同恐跨

恐双日），在前期校方约谈、取消讲座等重压下，Bobbi 参与的中大彩虹小组仍然在夹缝中进行了校内彩虹旗快

闪。但之后两年小组遭遇了校方更严苛的对待，原本的指导老师离职，又失去校内活动场地，并不可避免地经历约

谈与重组，「它就像我做过的一个梦一样」。

于我而言，一切起源于宋素凤老师《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的公选课。 


这门课每一节都会邀请不同主题的讲者，如跨性别者、性工作者、同性恋、女性自慰研究者等，他们总会

提出挑战你原本知识体系和性别认知的观点，因此当时很热门。虽然名额仅200人左右，但有不少旁听的

学生，有人坐在阶梯上，有人站在门口，有人甚至趴在窗外，教室里里外外都会被塞得满满的。

2013年9月，我报名了公选课的助教团，直到2015年毕业。由于当时中大彩虹小组已无法通过校方社团注

册的审核，因此小组也以所谓助教团的形式存在。中大当时整体氛围是自由开放的，跨学科交流也很密

切，政治参与的话题讨论在学校里热度很高。彩虹小组那时有微博、微信公众号，公选课也有自己独立的

发声账号。我们几乎每周都有更新，大家当时都像打鸡血一样在做事，觉得可以做一些改变社会的事情。

但同时，环境也在这一时间段恶化。 


例如当时朱健刚老师（曾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开了10年的公民课，2014年是它存在的

最后一年。那年国安查得很严，我们有时会在课堂上发现陌生的面孔，不是上课的同学，而是来监听的

人。同年5月15日，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论自由和社会公义」的讲座被临时

取消了。这些都是风向标，意味着学校可能受到了某些压力。

2014年「5·17」活动前后，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和阻拦。那年活动我们筹备了一两个月，计划了如青春歌舞

会等很多活动。但组里的同学陆陆续续被辅导员约谈，要他们「不要走得太近」。于是我们表面说不再有

活动，也的确砍掉了很多，但仍然保留了当天「口耳相传」的彩虹旗快闪。

快闪第一个地点是图书馆，那里人流量大，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我们把长约20米、宽约10米的巨幅彩

虹旗塞进行李箱，拖到图书馆门前再合力掏出来，展开，合影，这个过程花了十几分钟。第二个地点是进

士牌坊，是中大校内最悠久的历史建筑。牌坊前有一片很大的草坪，我们把彩虹旗展开后，又举过头顶，

大家跑到旗子下，一边跑一边跳，就像在彩虹旗下跳舞，一些路过的同学也加入了我们。



最后我们去了永芳堂门口，这里是中大历史系的办公学习场所。把那幅巨大的彩虹旗展开又收起来后，我

们在永芳堂前围成圈，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小的彩虹旗，一起拥抱。当时有一对从香港来的艺术家同性伴

侣，也到现场支持我们。

那天到现场的人有很多，甚至有人早早等在我们快闪的第一个地点图书馆。当学生们发现原来在学校是可

以这样做的时候，都很振奋。此事过后，校方也没有太追究。甚至2014年秋季，我们举着「广州高校彩虹

小组」的旗子，到香港参加了同志游行（Hong Kong Pride Parade），我们还畅想着2015年的

「5·17」活动，以为第二年还能接着办。

但事实上，2015年的彩虹旗活动我们就不再能公开宣传，地点也转移到了校外。到了2016年，《社会文

化与多元性/别》公选课开课申请不被通过，中大彩虹小组也被打压得差不多了，基本都散了。过去几年我

很少再公开提那些事情，它就像我做过的一个梦一样。

这次清华学生因彩虹旗被处分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创伤没有去年公众号集体封号来得大。去年的感觉是

死透了，不让发声，如同没有存在过。

当年彩虹小组里的成员，如今有人在英国做酷儿平权的NGO，有人在国内做了几年社工后出国读书了。原

本留在国内NGO的朋友，最近也辞职了，在国内做NGO真的很辛苦，生存压力太大。

面对国内这种逼仄的环境，肯定有无力感。我习惯把微博当作我的宣泄平台，会转发和吐槽，但有时候看

得多了也会逃避，最近我沉迷抖音，一部分原因也是想要逃避。但我也尽量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参与一些

事情，发声也是一种参与，做什么可能不一定有用，但不做什么就肯定没用。

有人在微博给我留言称，很感谢当年彩虹小组给过他的帮助。其实我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帮助，但这让我想

起一件事情，当时一个珠海中学生在微博上向我们求助，他是一个同性恋，家里想要带他去精神病院，因

为有医生说可以给他提供电击疗法，「矫正」性取向，他很害怕，就来找我们帮忙。我们小组就尝试着给

他提供了一些帮助，比如怎么去跟家里、医生沟通，去避免电击疗法这样荒谬的事情。

如今我重新翻看几年前的照片，才发现它们真的很有力量，到现在还会觉得振奋人心，过去那些「似乎不

可能在这里发生」的行动，当时的兴奋和活跃，在不少人心中留下了种子，至于能不能发芽，有没有发芽

的条件，我就不知道了。



2013年1月25日，北京的公寓里，一对女同志的一幅画。摄：Jason Lee/Reuters/达志影像

房飞：“彩虹是酷儿身份的标签，同时也代表着包容和多元文化。” 


房飞，西安某高校性别小组的创立者，小组仅运行了两年，在校方不断约谈，甚至要求室友监视行动的压力下，被

迫解散。

在组建性别小组之前，我其实是一个小粉红，是在儒家传统文化建构下成长起来的，一个非常民族主义和

国家主义的学生。

我来自一个农村的单亲家庭，曾被家暴，并且对于自己的性别身份一直有困惑。虽然成长过程中会意识到

一些如被迫婚嫁等不平等的存在，但只是朴素地认为不合理，并不知道如何认识、解读，甚至抗争它。契

机是2017年4月，当时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小组还能在各地举办影展，我很偶然地参加，接触到了性别议

题，并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解构世界，重新审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之后邀请酷儿小组到我们学校放映，

活动后询问参加者有没有人愿意留下来一起做些什么，于是有了小组的雏形。

2017年5月，我们尝试向学校申请成为一个注册社团，但尝试了三次，都没有找到可以挂靠的学院和老

师。时值期末，我们便主要经营公众号和做科普手册，到了第二学期，我们才开始和其他社团一样招新，

和进行线下活动。2017年9月到2018年6月，我们进行了十几场线下活动，包括6月骄傲月的骑行、观

影、真人图书馆、科普及其他倡导类的活动。我们还做了有关西安四所高校同性恋环境友好度的调查，每

个学校发放了200份问卷。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5月17日的活动。那一年，我们一边与巡查保安打游击，一边在校内派发了两百多个

彩虹的胸章、贴纸和彩虹旗，并在西安的大学城广场上，放置了5米×5米的大展板，写着「5·17不再恐同

日」。展板中留出空白，邀请路过的人签名，甚至邀请了当天在广场表演的乐队到我们展板前演出，因此

吸引了更多签名。

对我来说，彩虹是酷儿身份的标签，同时也代表着包容和多元文化。我记得2018年活动期间，我们曾收到

一条私信，提到他在路上看到我们的社员派发彩虹饰品，并且戴着彩虹丝带，那一刻他感受到社群里是有

其他人的，自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

我们在做活动期间其实被约谈过很多次，最开始学校党委书记认为我成绩不错，是个乖学生，可能被「带

坏了」，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所以那时候我们一边应承说解散了，一边继续更隐蔽地做活动，例如宣传

上不写具体的活动时间和地址，在前一天时才会私信通知。

2018年10月的紫色纪念日，我们在学校标志性的建筑楼前摆放了反对霸凌的展板，还穿了相应的文化

衫。不巧的是，校长从我们面前经过，气愤地说「这个社团怎么又出现了」，于是小组成员又被约谈了一

轮。

2019年秋季，我们邀请了一些女权主义者到校内做线下的工作坊，没想到被国安盯上了，工作坊一开始，

警察便冲了进来，因此小组的骨干成员都被波及到了。这次的处分就不只是约谈了，有的被室友监视活

动，有的不允许出校，出校需要写报备申请，还有的要求写悔过书，有成绩好的同学被影响到了奖学金的

申请。

此后，我们就彻底解散了。 




2021年11月5日，LGBT组织同促在线的微信账户被注销。摄：Ng Han Guan/Reuters/达志影像

胡士托：“彩虹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抗议、要求表达自由和异见自由的

象征”

胡士托，上海某高校彩虹小组核心成员。 


在彩虹小组的那几年，经历了很多不被理解和艰难的时刻，甚至有LGBTQ+的朋友说，「我们不需要被你

们代表」。

2017年10月前后，我们递交了多次社团申请书，但迟迟没有得到校方回应，在学校社团联合会任职的同

学甚至称我们为「一个不当社团」。2018年4月，在举办#MeToo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求校方建立反性骚

扰的体系，结果被校方威胁、冷处理。

2018年5月，我们在中午饭点人数最多的时候，给经过的同学脸上绘制彩虹，那天至少两三百个学生先后

加入，还有专门翘课来贴彩虹油画棒的。2019年，我们计划邀请同学在5月17日佩戴彩虹元素的饰品，并

拍摄相关记录短片。然而16日晚，学校老师冲入了我们筹划活动的教室，对在场学生逐个进行单独约谈。

翌日，保安及老师们又在校园主干道上围堵盘问有彩虹旗或相关标志的学生：「知不知道彩虹旗/标志的意

思？」「跟该社团有没有关系？」

当我们还可以围绕彩虹这个标志做一些活动的时候，社群间的互动都很友好，没有区分「粉红性少数」这

样的群体；但当这种活动不被允许时，「爱党爱国」就成了一个界限，大家都很害怕。

得知了学校保安在巡街查问之后，我就从学校离开，去了一趟松江大学城，松江大学城里有多所上海高

校，校与校间没有围墙。令我很惊讶的是，那一年以「社会性别研究会 」申请到中国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

计划的华东政法大学，宿舍楼外没有一面彩虹旗。

对于我和身边的社群伙伴而言，彩虹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在经历多年的打压后，彩虹对我来说，也是一



种抗议、要求表达自由和异见自由的象征。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学校后来甚至约谈了18年秋季和19年春季学期作业里涉及彩虹话题的学生，而2019

年5月17号那天，长三角一代可能只有东南大学的学生组织，顺利开展了活动。

2019年6月15日，上海，参与者参加了一埸LGBT的派对。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小包：“彩虹元素成了日常的一部分，像是通过这种形式，将当年做的

事延续下来”

小包，成长于香港新移民家庭，北京师范大学2016级本科生，过去，他们以「无大台」、议题推动的方式零散地

进行学生活动，因为「太知道学校想怎样了」。

我所在的性别社团是一个很闲散的小组，我们刻意地无组织化，想要做事的人便一起来，每个人都有权对

活动进行自己的提议，或进行一个活动的分支，活动后也很少联系，像彼此的默契。因此我们的小组可以

说是「年抛」、「月抛」，甚至是「次抛」的。在校园环境收缩下，这种「无大台」的形式让我们少了很

多被约谈的经历。



2018年5月，网友「票圈君」在北京798艺术区发起国际不再恐同日的纪念活动，活动尾声时，有佩戴彩

虹标识的参与者被保安拦下，并发生肢体冲突。看到这件事后，我就在朋友圈号召大家从5月17日开始，

佩戴一个月的彩虹配饰，并且给北京同志中心（注：北京性少数平权NGO）发了一个照片合集。只是那个

合集发出去当天，图片就消失了。

2019年，我们开始在校园里感受到氛围的收紧。 


学校开始「变聪明」了，他们会关注我们的活动推送，知道时间会提前，因此5月初就会有人观察学生有怎

样的动作。我记得五月十几号，我在宿舍楼下挂了一个袋子放彩虹旗，以这种方式派发给社群和支持社群

的伙伴，但没多久就被学校的工作人员清理掉了。

同时，校方也开始约谈参与活动的学生，包括撰写文章的同学，以及在性少数NGO中实习的学生。由于当

时香港正在发生社运，我也被辅导员约去聊天，要我「不要相信什么，也不要说什么」，很微妙地提醒了

一下。

那年5月17日，台湾通过同婚法案，为了庆祝，我们将彩虹元素的明信片以「落」的形式，放在某教室的

抽屉中，在微信群里通知朋友们去拿。发完明信片后，我在寝室楼下遇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她当天全

身贴满了彩虹，我递给她明信片时，她说：「Happy Pride.」

我觉得无力感是很难走出来的，只要我一天认识简体中文，就不可能走出这种无力感。但愤怒还是会有

的，所以仍然会关注，会声援。

事实上，中国国内的紧缩是可以预料到的，你在看着一个东西慢慢塌掉的感觉，所以也曾经寄希望于境

外，包括香港。2020年大学毕业后我就回到了香港，在G点TV做志愿者时，很坦白地讲述了自己之前的经

历，当时的负责人说，可能香港也要学习这些经验了。只是没想到，一语成谶。

不过由于之前的经历，我现在每天都会在身上佩戴一些彩虹饰品，它们变成了我日常的一部分，比如包上

绑一条彩虹旗，像是通过这种形式，将当年做的事延续下来。彩虹像是暗号，就像那年我在宿舍楼下遇到

的女生，我们彼此不认识，之后可能也再没见过，但因为这个元素，我们不需要更多交流就能确认对方是

安全的，有互通语言的人。



2022年1月13日，北京清华大学。摄：Cost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李彩：“行动才能走出无力感” 


李彩所在的学生小组，在安全因素考量下，被描述为「距离清华彩虹小组『Purple』只有一公里的学生小组」，

他们在同时期校内其他的学生运动影响下，摸索着行动的边界。

我们是和清华的性别小组purple前后脚成立的。表面上两校学生会彼此互黑， 但其实大家关系很好，也会

一起玩。 这次被处分的同学，此前也有被约谈的经历，这次是直接给了处分。但从他社交媒体透露的状态

来看，并没有被击倒或充满抱怨，而是仍然很坚挺，好像学校压得越紧，他反而越有信念和意志力去做

事。

2015年，清华的purple成立后，我们也开始筹备。虽然一直无法在校注册，但发展到2016年，我们已小

有规模，并系统地分化成了8个部门，有负责内部联系和社交的，有负责撰稿的，有在线交友的，有做学术

调研的，还有团体心理咨询小组等，每个部门有10到20人，整个小组有100人-110人左右。

压力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快。2017年，由于在一篇推送中提及团体心理咨询小组有校心理咨询老师的支

持，因此相关负责人被校方约谈，要求我们在推送中不再出现和学校名字有关的字眼。此后，心理咨询的

小组改称「颐和园5号的神秘柜子」，而我们也逐步发展成了北京区域的高校性别小组，后来甚至有其他省

份的学生也参与进来。



其实同时间的清华彩虹小组也是一样，他们最初叫「清华purple」，后来改成了「五道口purple」。 


我们每年都会做彩虹相关的周边，而且这个周边每年都会卖得很好，通过售卖周边，也可以支撑小组的其

他开销，比如嘉宾费、团建费等。但我们并没有太多走到校园内，走入公众视野中的行动，因为同时期学

校在发生其他的学生运动，他们都很勇敢，我们看到行动到那个程度之后可能是怎样的后果，如果无法承

担，就稍微往回收一点，然后再在边缘去试探。

2018年，校园里有引起较大公众关注度的MeToo运动。当时有十几人的连署，要求学校公开公布相关数

据，以保证校规校纪里写到的学生知情权。同时还有马会（注：马克思主义协会）的同学，在中午人流量

最大的时候，跳上学校食堂餐桌，进行公众演讲。其实，马会、MeToo以及性别小组的成员，都有交叉

的，只是大家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跟自己关联更紧密、更紧迫的议题，去参与行动。

这些行为其实是走到很前面的，当然也会引起校方更多的关注。后续就是，马会的核心成员有人失踪了，

有人「自愿退学」，很多人签保证书，或被校方一遍遍约谈。

在环境收缩，和越来越多校外伙伴参与小组的情况下，我们后来的主战场就在公众号，在赛博空间里发挥

公众影响力，及服务社群伙伴。我们每一年都会定期发表学术文章，虽然可能这些研究无法在国内学术期

刊中发表，但我们也发现一些调研的PDF在时隔很久后，还有人会在后台反复收取、阅读。同时，团队心

理咨询的小组后来活跃度非常高，有一年还推出了春节不停歇的活动，在年节这种可能遭遇原生家庭冲击

的时间节点，提供了一个可以彼此陪伴的空间。

也因如此，2021年7月众多高校彩虹小组被同时炸号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相当于在一瞬间，大家就失去

了发声渠道。

我记得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日晚上，当时我已经退出性别小组的运作了，但还在群组里。看到炸号的瞬

间觉得很难过，就去洗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澡。洗澡前，群里大家都在表达情绪，但洗完澡出来，群里已经

在商量对策了，有人去申诉，有人去备份。到了第二天，群里甚至出现了一大张思维导图，罗列了接下来

要进行的行动和时间节点。与此同时，在我们其他没有被销号的社交账号里，收到了很多私信说备份了我

们的文章，有需要可以联系。

也是在那个时刻，让我们知道，这个小组不只是一个自嗨的事情，而是真的会影响到其他人。行动才能走

出无力感，在大家迅速的行动里，我才意识到，这个小组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杀不死的，是可以被接力

的。

因隐私及安全，以上受访者均为化名。




